
任
何
一
個
國
家
或
地
區
，
如
果
有
政
通
人
和
的
環
境
，
社

會
不
會
差
到
哪
裡
去
，
可
惜
這
是
個
很
不
容
易
做
到
的
事
，

經
濟
環
境
好
，
國
際
大
氣
候
好
，
會
事
半
功
倍
，
輕
易
達
到

天
時
地
利
人
和
，
否
則
事
倍
功
半
。
當
官
真
有
點
講
運
氣
，

順
風
自
然
順
水
，
順
境
時
接
手
做﹁
當
家﹂
和
逆
境
下
當
家

有
天
壤
之
別
。
當
香
港
特
首
就
是
整
天
打
逆
境
波
，
每
屆
的
司

局
級
團
隊
總
有
人﹁
反
骨﹂
，
外
部
勢
力
攪
局
下
反
對
派
透
過

製
造
輿
論
向
政
府
施
壓
，
透
過
法
律
手
段
進
行
掣
肘
。
當
有
人

成
日
罵
政
府﹁
弱
勢
無
能﹂
，
其
實
整
個
行
政
、
立
法
部
門
團

隊
都
有
責
，
所
有
政
府
公
務
員
團
隊
都
有
責
。
每
當
聽
到
退
休

或
請
辭
官
員
掉
轉
槍
頭﹁
插﹂
特
首
及
政
府
時
總
覺
得
他
們
無

人
格
，
大
都
因
被
換
走
而
懷
恨
在
心
。
各
人
應
自
問
有
沒
有
盡

心
盡
力
協
助
特
首
工
作
？
在
位
時
有
什
麼
好
成
績
做
過
？
各
部

門
有
沒
有
好
好
執
行
政
府
政
策
？
當
然
你
可
以
指
特
首
是
最
高

指
揮
，
他
搞
不
定
下
屬
是
他
的
問
題
，
但
當
你
管
理
一
班
理
念

不
同
、
明
哲
保
身
的
人
，
就
會
明
白
孤
掌
難
鳴
的
苦
況
。
這
是

目
前
許
多
客
觀
問
題
仍
無
法
解
決
的
。

就
拿
剛
宣
佈
競
選
第
五
屆
特
首
的
退
休
法
官
胡
國
興
談
論

﹁
廿
三
條
立
法﹂
問
題
的
一
番
話
為
例
，
他
說
：﹁
本
港
有
責

任
立
法
，
立
法﹃
唔
使
驚﹄
，
若
不
自
行
立
法
或
會
有
不
良
後

果
，
就
是
有
人
同
你
立
法
，
一
定
危
險
好
多
。﹂
哈
哈
！
為
何

當
日
討
論
廿
三
條
立
法
不
見
身
為
法
律
界
人
士
的
他
站
出
來
講

公
道
話
，
不
罵
導
致
無
法
通
過
的
關
鍵
人
物
田
大
少
，
令
到
葉

太
和
董
生
這
樣
慘
，
莫
非
當
時
無
膽
講
？
或
因
形
勢
所
迫
封
口

呢
？
根
本
人
人
都
喜
歡
事
後
孔
明
，
胡
國
興
又
評﹁
六
四﹂
事

件
當
時
讓
坦
克
車
入
城
方
法
不
當
。

筆
者
無
資
格
評﹁
六
四
事
件﹂
的
處
理
手
法
，
畢
竟
太
大
、

太
複
雜
。
其
實
任
何
突
發
事
件
都
是
千
鈞
一
髮
下
作
決
定
，
你
不
在
現
場
，

不
掌
握
客
觀
環
境
的
全
部
資
料
，
實
在
難
判
斷
當
時
作
的
決
定
是
對
或
錯
，

這
決
定
錯
在
哪
裡
？
是
小
錯
定
大
錯
？
畢
竟
人
不
是
機
械
精
算
機
，
可
作
百

分
百
精
準
的
判
斷
。
正
如
不
少
人
都
責
罵
在
撲
救
淘
大
工
廈
大
火
中
派
人
入

內
救
火
導
致
消
防
員
殉
職
的
指
揮
官
。
指
揮
官
也
會
覺
冤
枉
，
認
為
當
時
自

己
決
定
是
正
確
，
意
外
沒
法
預
計
，
所
以
一
切
需
要
將
所
有
資
料
收
集
齊
，

經
專
業
分
析
才
知
對
錯
。
無
論
在
商
場
上
、
在
戰
場
上
都
要
冒
險
，
甚
至
結

婚
都
是
一
種
冒
險
，
可
能
嫁
錯
人
、
娶
錯
人
，
但
只
要
那
一
刻
認
為
是
對

的
，
已
經
是
最
好
的
選
擇
了
。
你
自
己
能
保
證
一
生
不
會
看
錯
人
，
不
會
判

斷
錯
嗎
？
胡
國
興
直
言
不
滿
梁
振
英
做
特
首
所
以
參
選
，
更
指﹁
特
首
誠
信

有
問
題
，
立
法
會
是
查
咩
都
得
㗎
，
應
該
徹
查
特
首
…
…﹂
，
原
來
他
是
倒

梁
派
。
他
還
說
要
向
熱
血
激
進
的
年
輕
人﹁
討
教﹂
，
為
何
不
是
用﹁
了

解﹂
，
而
是﹁
討
教﹂
？
這
代
表
他
認
同
他
們
的
做
法
才
要
討
教
。
可
以
體

諒
年
輕
人
行
為
與
認
同
是
兩
回
事
，
法
官
如
此
思
維
令
不
少
人
都
跌
眼
鏡
，

以
為
法
官
出
身
的
人
看
問
題
會
客
觀
些
，
言
論
會
中
立
些
，
原
來
不
外
如

是
，
我
們
可
寄
厚
望
嗎
？

現
時
很
多
人
講
社
會
撕
裂
是
特
首
造
成
，
請
問
有
什
麼
證
明
？
為
何
我
們

看
到
是
反
對
派
一
直
搞
對
抗
，
一
開
始
特
首
要
落
社
區
，
你
們
由
第
一
日
就

示
威
阻
撓
，
搞
到
他
沒
辦
法
再
去
聽
意
見
，
你
們
就
批
他
食
言
不
落
區
；
他
邀

請
你
們
食
飯
溝
通
，
你
們
完
全
拒
絕
，
一
點
面
子
也
不
給
。
任
何
一
個
群
體
要

溝
通
，
都
是
要
坐
下
來
，
從
飲
一
杯
茶
、
食
一
餐
飯
開
始
，
東
西
方
也
是
如

此
。
你
們
擺
明﹁
唔
順
超﹂
、﹁
唔
妥
梁
特
首﹂
就
要
認
，
別
諉
過
於
人
。
反
對

派
欺
負
香
港
特
首
是
由
董
生
時
代
已
經
開
始
，
梁
特
首
這
麼
硬
淨
的
人
都
忍
不

住
哽
咽
說
句﹁
粒
粒
皆
辛
苦﹂
，
你
可
以
想
像
下
他
份
工
多
難
頂
。

究
竟
香
港
這
麼
複
雜
的
國
際
都
會
，
特
首
要
民
望
高
重
要
，
還
是
處
事
能

力
強
、
夠
魄
力
重
要
呢
？
政
治
化
的
社
會
民
望
可
靠
嗎
？
看
看
台
灣
的
柯
文

哲
、
蔡
英
文
的
民
望
高
低
演
變
，
就
明
白
了
。

民望重要還是能力重要？

近
日
政
界
和
法
律
界
對
於
香
港
現
行
政
制
應

是﹁
三
權
分
立﹂
︵Separation

ofPow
ers

︶
還

是﹁
行
政
主
導﹂
︵Executive

D
om
inance

︶

的
辯
論
，
重
燃
戰
火
。

﹁
三
權
分
立﹂
是
十
八
世
紀
法
國
思
想
家
孟

德
斯
鳩
提
出
，
他
認
為
國
家
的
行
政
權
、
立
法
權
和

司
法
權
應
由
三
個
不
同
的
部
門
執
掌
，
互
相﹁
制

衡﹂
︵C

heck
and
Balance

︶
。
這
個
思
想
影
響
後

來
的
法
國
大
革
命
和
美
國
獨
立
戰
爭
，
現
時
兩
國
都

屬﹁
三
權
分
立﹂
的
政
體
。

今
天
香
港
為
什
麼
不
可
能
是﹁
三
權
分
立﹂
？

第
一
個
原
因
︵
或
理
由
︶
是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只

是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一
個
地
方
政
府
，
雖
然
有
一

些
自
主
權
，
但
仍
是
從
屬
於
中
央
政
府
，
那
就
沒
有

資
格
講
什
麼﹁
三
權
分
立﹂
了
。

還
有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中
英
兩
國
談
判
香
港
前

途
的
時
候
，
中
國
政
府
承
諾
在
香
港
回
歸
中
國
之

後
，
除
了
國
防
和
外
交
由
中
央
政
府
負
責
之
外
，
其

他
各
方
面
的
生
活
方
式
五
十
年
不
變
。
既
然
九
七
前

港
英
時
代
不
是﹁
三
權
分
立﹂
，
那
就
不
可
能
在
九

七
回
歸
後
忽
然
改
了
政
制
！

筆
者
在
九
十
年
代
修
讀
過
一
門﹁
英
國
憲
法
學﹂
，
來
自
英

格
蘭
的
老
師
是
一
位
女
士
，
她
千
叮
萬
囑
，
說
英
國
政
制
是

﹁
三
權
分
工﹂
︵Separation

of
Functions

︶
而
不
是﹁
三
權

分
立﹂
！

近
年
，
接
觸
一
些
本
地
大
學
生
，
問
他
們
所
認
識
的
香
港
政

制
，
竟
然
眾
口
一
詞
，
都
說﹁
通
識
教
育
科﹂
課
堂
都
是
講

﹁
三
權
分
立﹂
。
港
式﹁
通
識
教
育﹂
之
害
，
令
人
目
盲
了
！

九
七
前
的
香
港
政
制
借
用
英
國﹁
西
敏
寺
模
式﹂
，
行
政
部
門

和
立
法
部
門
不
分
。
英
國
下
議
院
負
責
立
法
，
不
過
下
議
院
多
數

黨
的
領
袖
自
動
成
為
首
相
，
掌
管
政
府
，
執
政
黨
有﹁
黨
鞭﹂

︵Party
W
hip

︶
約
束
黨
員
在
重
大
議
案
必
須
服
從
行
政
部
門
！

七
十
年
代
以
前
，
香
港
人
普
遍
都
知
道
行
政
立
法
兩
局
只
是

香
港
總
督
顧
問
！
立
法
局
議
員
雖
然
負
責
審
議
法
案
，
不
過
只

限
於
提
意
見
，
從
來
沒
有
試
過
跟
香
港
總
督
對
着
幹
；
行
政
局

議
員
則
較
多
直
接
與
港
督
討
論
重
要
政
策
。
兩
局
都
有
政
府
高

官
擔
任
議
員
，
更
有
所
謂﹁
雙
料
議
員﹂
，
即
是
同
時
擔
任
行

政
局
和
立
法
局
的
議
員
，
可
見
行
政
立
法
兩
部
門
沒
有
明
顯
分

割
。
到
了
今
天
，
香
港
政
府
仍
有
這
種﹁
雙
料
議
員﹂
，
只
不

過
立
法
會
內
已
沒
有
政
府
高
官
當
議
員
。

現
時
英
國
仍
是
行
政
立
法
兩
部
門
都
在
下
議
院
。
英
國
最
高

法
院
在
踏
入
二
十
一
世
紀
才
正
式
成
立
，
之
前
最
高
法
院
的
職

能
由
上
議
院
的
樞
密
院
︵Privy

C
ouncil

︶
負
責
。
行
政
、
立

法
、
司
法
都
在
國
會
之
內
，
何
來﹁
三
權
分
立﹂
之
有
？﹁
三

權
分
工﹂
才
是
最
精
確
的
陳
述
。
殖
民
地
時
代
，
香
港
人
如
果

不
服
本
地
法
院
的
判
決
，
可
以﹁
上
訴
到
英
倫
樞
密
院﹂
。

在
七
十
年
代
以
前
學
法
律
的
香
港
法
官
、
大
律
師
、
律
師
，

都
修
過
英
國
憲
法
學
，
他
們
不
可
能
不
知
英
國
是﹁
三
權
分

工﹂
而
不
是﹁
三
權
分
立﹂
。
不
過
，
三
四
十
歲
左
右
的
法
律

界
賢
達
如
果
在
香
港
學
法
律
，
可
能
只
讀
過
︽
基
本
法
︾
而
不

熟
︽
英
國
憲
法
學
︾
，
對﹁
行
政
主
導﹂
還
是﹁
三
權
分

立﹂
，
可
能
有
誤
解
。
或
者
有
可
能
被
憲
法
學
的
老
師
誤
導
或

錯
教
！

不
要
再
在﹁
通
識
教
育
科﹂
誤
導
香
港
娃
娃
了
！

實是「三權分工」！

小
狸
去
過
北
歐
四
國
芬
蘭
、
瑞
典
、
丹
麥
和
挪
威
，
但
是
沒
有
去
過
冰

島
。
當
時
的
一
念
之
差
，
是
因
為
想
那
孤
懸
海
上
的
小
小
島
國
，
不
過
是
冰

天
雪
地
，
有
什
麼
可
看
的
呢
？

但
沒
想
到
這
竟
成
了
到
目
前
為
止
小
狸
不
多
的﹁
旅
遊
至
憾﹂
其
一
。

就
拿
最
近
的
友
聞
來
說
：
某
狸
蜜
趁
國
慶
長
假
去
了
趟
冰
島
，
然
後
就
通

過
微
信
秀
曬
炫
了
一
堆
照
片
。
那
真
是
一
堆
讓
人﹁
不
淡
定﹂
的
照
片
啊
，
如
各

種
如
夢
似
幻
的
北
極
光
。
更
有
意
思
的
是
，
狸
蜜
說
：﹁
為
了
讓
本
國
居
民
和
各

國
慕
名
而
來
的
遊
客
能
更
好
地
欣
賞
大
自
然
賦
予
人
類
的
這
一
最
美
妙
景
象
，
冰

島
首
都
雷
克
雅
未
克
市
政
府
從
九
月
二
十
八
日
開
始
採
取
了
一
個
看
似
有
點
兒
極

端
的
非
常
措
施
，
市
政
府
不
但
下
令
關
閉
所
有
公
共
照
明
，
還
建
議
市
民
家
中
的

燈
光
最
好
也
關
閉
。﹂

這
位
同
是
媒
體
人
出
身
的
狸
蜜
，
碰
到
這
種
事
後
馬
上
職
業
病
發
作
，
從
這
個

﹁
關
閉﹂
開
始
，
又
隨
着
行
程
陸
陸
續
續
地
開
始
從
前
方
傳
回﹁
冰
島
有
意
思
系

列﹂
，
例
如
：
雖
然
冰
島
國
土
面
積
約
有
十
萬
平
方
公
里
，
在
整
個
歐
洲
排
名
第

十
六
，
但
人
口
卻
只
有
三
十
幾
萬
，
排
名
四
十
五
，
所
以
榮
膺
全
歐
洲
人
口
密
度

最
低
國
家
。
別
看
冰
島
位
處
北
極
圈
邊
上
，
但
它
其
實
享
受
着
北
大
西
洋
暖
流
，

所
以
氣
候
並
非
寒
冷
至
極
，
甚
至
境
內
還
有
一
百
多
座
火
山
，
溫
泉
之
多
更
是
遍

佈
全
國
，
所
以
冰
島
又
被
稱
為﹁
冰
火
之
國﹂
，
也
有
人
稱
之
為﹁
冰
與
火
之

島﹂
。
冰
島
的
國
旗
也
很
有
意
思
，
是
在
深
藍
色
底
上
繪
有
紅
白
相
間
的
十
字
，

其
深
藍
色
象
徵
浩
瀚
的
大
西
洋
，
白
色
象
徵
常
年
覆
蓋
的
冰
雪
，
紅
色
則
象
徵
火

山
眾
多
，
火
焰
明
亮
。
法
國
馳
名
的﹁
紅
白
藍﹂
其
實
也
是
冰
島
最
準
確
的
體
現
。

﹁
冰
島
有
意
思
系
列﹂
報
道
中
最
有
意
思
的
，
是
關
於
冰
島
的
美
國
遊
客
。
冰
島
旅
遊
局

最
新
發
佈
數
字
顯
示
，
截
至
九
月
底
，
今
年
到
冰
島
旅
遊
的
美
國
遊
客
已
達32.5

萬
人
，
與

此
同
時
冰
島
總
人
口
只
有33.2

萬
人
。
也
就
是
說
，
預
計
今
年
赴
冰
島
的
遊
客
中
，
僅
美
國

一
國
的
旅
遊
者
就
將
超
過
冰
島
全
體
人
民
。
針
對
於
此
，
冰
島
人
的
反
應
首
先
是
抱
怨
。
即

如
一
位
即
將
上
台
執
政
的
某
政
黨
領
導
人
所
說
：﹁
就
像
這
座
城
市
不
再
是
我
的
城
市
了
，

它
就
像
鬧
市
中
的
迪
士
尼
樂
園
！﹂
然
而
碎
碎
唸
之
後
各
界
還
是
老
老
實
實
給
了
各
種
建

議
，
比
如
如
何
增
建
基
礎
設
施
。
畢
竟
，
沒
有
人
會
跟
錢
過
不
去
。

而
最
讓
小
狸
覺
得
有
意
思
的
是
，
針
對
這
個
日
益
火
爆
的
旅
遊
業
，
冰
島
除
了
自
身
這
邊

加
建
基
礎
設
施
之
外
，
在
另
一
邊
也
緊
鑼
密
鼓
地
開
展
了
對
遊
客
的
素
質
培
訓
。
不
同
於
一

般
的
宣
傳
和
安
全
提
示
，
今
年
三
月
，
冰
島
旅
遊
部
門
正
經
八
百
地
在
網
上
學
院
開
展
了
遊

客
培
訓
課
程
，
而
且
絕
大
多
數
課
程
內
容
都
是
對
遊
客
自
身
的
訓
練
。
遊
客
需
要
報
名
甚
至

考
試
，
正
規
得
一
塌
糊
塗
。
相
關
負
責
人
表
示
：﹁
絕
大
多
數
遊
客
想
要
體
驗
大
自
然
風

光
，
我
們
知
道
。
但
對
待
冰
島
的
自
然
風
光
，
必
須
心
存
敬
畏
且
小
心
維
護
。﹂
言
外
之

意
，
旅
遊
這
事
，
雙
方
都
得
負
責
任
。

冰
島
不
止
有
美
麗
的
極
光
，
還
有
個
性
而
正
確
的
理
念
，
小
狸
覺
得
必
須
要
彌
補
一
下
遺

憾
才
行
了
。

有意思的冰島

本
報
十
月
二
十
日
刊
登
消
息
，
浙
江
有
一

對
年
輕
夫
婦
，
帶
同
孩
子
一
家
三
口
到
日
本

旅
遊
。
在
離
開
酒
店
回
國
的
時
候
，
把
一
塊

馬
桶
蓋
也
偷
走
。
酒
店
發
現
後
報
警
，
該
遊

客
為
此
表
示
抱
歉
。
除
歸
還
馬
桶
蓋
外
，
並

因
尚
未
回
國
，
將
在
歸
程
之
前
，
再
向
酒
店
方
當

面
道
歉
。

這
位
中
國
遊
客
，
能
一
家
三
口
前
往
日
本
旅

遊
，
當
不
會
是
缺
買
一
塊
馬
桶
蓋
的
錢
。
偷
走
一

個
馬
桶
蓋
，
顯
然
是
貪
婪
的
緣
故
。

中
國
社
會
普
遍
富
起
來
了
，
外
出
旅
遊
的
顯
然

多
了
。
但
國
民
素
質
呢
？
卻
沒
有
與
經
濟
上
升
而

有
所
提
高
。
這
是
一
個
很
值
得
中
國
人
探
討
的
問

題
。我

們
在
海
外
旅
遊
時
遇
到
的
日
本
遊
客
，
絕
大

多
數
是
非
常
守
紀
和
有
禮
的
，
凡
有
集
體
排
隊
行

動
的
遊
客
，
大
多
是
日
本
人
。
早
年
我
隨
旅
行
團
前
往
埃
及

旅
遊
時
，
在
參
觀
大
型
表
演
時
，
被
司
儀
大
聲
說﹁
歡
迎
日

本
遊
客﹂
，
我
當
場
站
起
發
言
表
示
是
中
國
遊
客
，
迫
使
主

持
者
連
聲
道
歉
，
成
為
早
年
旅
遊
中
的
一
件
逸
事
。
今
天
中

國
經
濟
發
展
不
知
提
高
了
多
少
倍
，
但
中
國
人
的
民
族
素
質

又
不
知
提
升
了
多
少
？

遊
客
在
外
，
是
表
現
中
國
人
素
質
的
一
個
重
要
機
會
，
絕

不
只
是
個
人
的
修
養
問
題
。
每
個
出
外
旅
遊
的
中
國
人
，
應

該
知
道
其
表
現
是
影
響
國
際
觀
瞻
的﹁
國
格﹂
，
一
切
表
現

都
要
考
慮﹁
我
是
中
國
人﹂
的
高
尚
風
度
。

中
國
富
起
來
了
，
中
國
強
起
來
了
，
作
為
中
國
人
，
應
該

感
到
自
豪
。
但
自
豪
不
應
該
表
現
在
搶
購
旅
遊
商
品
時
的

﹁
豪
氣﹂
，
更
不
應
該
表
現
在
旅
遊
消
費
中
的﹁
揮
金
似

土﹂
，
表
現
的
應
該
是
中
國
人
的
文
雅
風
度
，
應
該
是
中
國

人
的
謙
虛
有
禮
，
應
該
是
中
國
人
的
溫
雅
兼
禮
讓
，
而
不
是

一
般
暴
發
戶
的
粗
野
和
得
意
忘
形
。

這
對
夫
婦
，
來
自
浙
江
寧
波
。
有
的
人
認
為
，
江
浙
人
頗

為
富
有
，
應
該
頗
為
豪
氣
，
何
必
斤
斤
計
較
偷
取
一
個
馬
桶

蓋
？許

多
網
友
都
有
話
說
，
有
的
說
，
旅
遊
還
帶
着
孩
子
，
這

樣
的
家
長
如
何
給
孩
子
作
個
榜
樣
？

旅遊偷廁板

我
經
常
提
在
口
邊
說
：﹁
要
珍
惜
身
邊
的
人
。﹂

但
實
際
上
怎
樣
才
可
以
做
到
呢
？
雖
然
我
自
己
有
時

也
未
能
夠
做
得
很
好
，
但
珍
惜
家
人
的
心
是
從
來
沒

有
變
過
的
。

最
近
在
加
拿
大
生
活
的
姐
姐
跟
她
的
先
生
到
了
香

港
度
假
，
雖
然
我
們
只
是
沒
有
見
面
一
年
多
的
時
間
，
但

已
很
掛
念
他
們
，
所
以
今
次
得
知
他
們
決
定
到
香
港
旅

遊
，
自
己
跟
弟
弟
也
十
分
雀
躍
。

還
記
得
當
他
們
到
達
香
港
的
那
一
個
晚
上
，
我
跟
弟
弟

也
駕
車
到
機
場
接
機
。
雖
然
他
們
的
航
班
應
該
在
下
午
三

時
多
到
達
香
港
，
但
因
為
種
種
原
因
需
要
延
遲
到
晚
上
差

不
多
八
時
才
到
達
，
自
己
因
為
太
心
急
見
到
姐
姐
，
就
算

前
一
晚
通
宵
工
作
到
早
上
，
心
情
也
非
常
興
奮
，
所
以
睡

得
不
好
，
而
且
因
為
需
要
到
機
場
接
機
的
關
係
，
調
校
了

鬧
鐘
在
下
午
一
時
起
床
，
後
來
才
發
現
他
們
的
航
機
延

遲
，
只
好
再
次
走
到
睡
床
上
休
息
多
一
會
，
結
果
航
機
不

斷
延
遲
，
令
到
我
當
天
只
睡
了
兩
個
小
時
到
晚
上
才
出
發

到
機
場
，
但
這
個
情
況
對
我
來
說
沒
有
什
麼
關
係
，
目
的

就
是
希
望
快
些
見
到
他
們
。

看
着
他
們
步
出
機
場
的
那
一
刻
，
心
情
真
的
很
興
奮
，
我
走
上
前

擁
抱
姐
姐
。
接
機
當
晚
除
了
我
之
外
，
弟
弟
與
他
的
太
太
及
兒
子
也

一
同
出
現
，
我
的
弟
婦
也
上
前
擁
抱
我
的
姐
姐
，
看
見
我
弟
婦
的
反

應
是
有
一
點
想
哭
的
情
況
，
令
到
姐
姐
也
有
同
樣
的
反
應
，
當
時
那

一
刻
，
我
自
己
覺
得
，
雖
然
弟
婦
不
是
我
們
的
兄
弟
姊
妹
，
但
我
們

一
家
人
一
直
都
視
她
為
一
個
很
重
要
及
珍
惜
的
家
庭
成
員
，
而
且
她

也
稱
呼
我﹁
哥
哥﹂
，
我
們
的
關
係
非
常
密
切
，
看
見
她
在
接
機
時

有
這
個
反
應
，
心
裡
面
也
覺
得
很
感
動
，
因
為
大
家
也
有
着
同
樣
的

想
法
才
會
引
發
出
這
種
自
然
流
露
的
反
應
。

接
過
機
後
，
我
們
一
行
人
先
到
酒
店
放
下
行
李
，
然
後
到
一
間
酒

樓
用
膳
，
當
晚
我
姐
夫
的
兩
位
妹
妹
也
一
同
出
席
，
感
覺
很
特
別
，

雖
然
跟
她
們
已
經
有
十
多
年
沒
有
見
面
，
但
再
次
碰
面
也
沒
有
一
點

陌
生
，
可
能
這
就
是
一
種
大
家
也
很
珍
惜
的
親
戚
關
係
，
所
以
我
經

常
提
在
口
邊
說
要
珍
惜
，
大
概
就
是
這
樣
造
就
了
一
種
和
睦
共
處
的

關
係
。

我
們
也
應
該
不
要
吝
嗇
與
家
人
或
親
戚
朋
友
見
面
的
機
會
，
只
要

其
中
一
方
採
取
主
動
，
其
實
大
家
也
非
常
樂
意
地
聯
繫
起
來
，
而
且

更
加
珍
惜
對
方
。

珍惜的眼淚

金秋十月，一個風清氣爽的下午，我像往年一
樣，打開自家書櫥，邊翻閱邊整理，準備對個人
藏書做些「增減」時，一本《咬文嚼字》編輯部
編寫、上海百家出版社八年前出版的《高考作文
常見錯別字》跳進我的眼球。隨手翻翻，「別讓
一個錯別字，破碎了你的夢想」 的「編輯推
薦」，引起我的共鳴，催生一些聯想。
錯別字，是錯字和別字的統稱。所謂錯字，是
指在字的筆劃、筆形或者結構上出了差錯，看上
去像字，其實不是字。比如，「傳染」的「染」
字，若把右上角的「九」寫成「丸」，多了一
點，就是錯字；而所謂別字，是指本該用這個
字，卻用了另外一個字。比如「一棵大樹」，有
人把「棵」寫成「顆」，這裡的「顆」，就是別
字。如同「再好的千里馬，也有失蹄的時候」一
樣，再細心、再有文化的人，也有寫錯別字的時
候。正因此，國家出版總署把「萬分之三」，定
為出版物容許錯別字率的上限。
在我看來，錯別字就好比混雜在禾苗中的稗

子，不嚴謹認真加以識別，很容易魚目混珠蒙混
過關。事實上，但凡讀過書、寫過字的人，或多
或少有過錯別字的「記錄」。我自己也不例外。
從上學識字之日開始，到如今六十出頭的50多年

間，總共寫過多少錯別字，沒有統計，說不清
楚。但有兩個錯別字，至今記憶猶新。
1978年10月，我奉命從九江軍分區教導隊調到

中國人民解放軍江西省廬山人民武裝部任秘書。
上任伊始，發現人武部門口白底黑字的牌子，油
漆脫落、字跡斑駁，不但有礙觀瞻，而且影響形
象。而彼時的廬山，旅遊業也好，服務業也罷，
都遠不如當下繁榮，像製作標牌這樣的業務，只
有到山下的九江市才能辦理。為了節省經費和時
間，報經部領導同意後，我自告奮勇，買來黑色
油漆等，利用周末休息時間，把自己關在辦公室
裡，一筆一劃在經過一番「美容」、已然「舊貌
換新顏」的牌子上，描而寫之。這是我有生以來
第一次，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次書寫單位牌
子。豎排版、美術體，寫好乾透，在戰友們的讚
許聲中，喜滋滋地把它掛了出去。
舉手之勞，不足掛齒。小功告成後，我既沒有
刻意欣賞過，也不曾認真審視之。而部領導、戰
友們，誰也沒太留心、太在意，一經掛出，若無
其事。後來，我調離了廬山。再後來，我轉業地
方回到福建。多年後的一個夏日，重返廬山探親
度假的我，偕同妻子從牯嶺街沿大林路下行，準
備前往如琴湖、仙人洞故地重遊、賞景觀光。當

路過廬山人武部門口時，但見當年我寫的那塊牌
子，依舊默默然地掛在那裡，便情不自禁地多看
幾眼。這才發現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裝」
字下半部的「衣」字居然少了一撇。真是不看不
知道，一看傻了眼。我頓生愧意，暗暗自責起
來：張桂輝呀張桂輝，你當年怎麼如此粗心！
除了「裝」字少一撇、這個徹頭徹尾的錯字之
外，我還寫過一個記憶深刻、有失禮貌的別字。
上世紀末，我在閩北一所中專學校任職，適逢出
版第三部個人雜文隨筆集。一天晚上，與學校駐
地崔副市長等兩位地方領導共進晚餐。因為是老
相識、老朋友，餐後來到本人辦公室，一邊品
茶，一邊敘談。天南地北、東拉西扯，聊了一陣
子，當微醺的我，拿出新書，準備簽名贈送時，
半是玩笑半認真地對崔副市長說，姓崔真「划
算」，經常有人自作多情、慷慨大方，白白多送
一個「人」—把「崔」寫成「催」。說這話時，
頭腦似乎還是清醒的。可等到下筆，卻糊里糊
塗、明知故犯。次日上午，上班走進辦公室，看
到茶几上尚未清洗的茶具，猛然清醒的我，這才
回想起來，自己昨晚可能寫錯字、鬧笑話了。遂
趕緊給崔副市長打電話，一邊解釋，一邊道歉，
對方嘿嘿一笑：沒有關係，純屬酒後筆誤……
由寫錯別字，想到了做人與做事。因為生不逢
時，我和許多同齡人一樣，沒有參加高考的機
會。但我清楚，高考端的「一考定終身」，有時
可能真的會因為一個錯字或別字，而破滅了考生
的美夢。除了考試外，還有公文、合同等，同樣

不能出現錯別字，否則後果難以想像。而其他情
況下，一經發現，或塗改一番，重寫一次；或解
釋幾句，道歉幾聲，也就沒事了。即便自己沒發
現、未改正，別人大多也能諒解，或不在意。做
人做事則不然。有些事做錯了，可能造成永難彌
補、無法挽回的損失。做人更是絲毫不能隨意、
半點馬虎不得。有道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古往
今來，雖有「浪子回頭金不換」之類的說法，可
是，一個人真要是「浪」了，「回頭」並不容
易。事實上，現實生活中，真正有可能、有機會
「回頭」的「浪子」，為數不多、比率不高。
人生如棋，一招失誤，滿盤皆輸。看看大大小
小的貪腐分子，想想形形色色的犯罪之徒，他們
當中的任何一個人，並非生來就帶有違法犯罪的
「基因」。他們所犯之「錯」，有輕有重，各不
相同，但都有一個共同的、慘痛的教訓：一步
錯，步步錯，以致愈陷愈深，不能自拔。至於懸
崖勒馬、悔過自新云云，說起來不費吹灰之力，
做起來絕非輕而易舉。明智的態度是，保持清醒
頭腦，遵守黨紀國法，千萬不要邁出錯誤的「第
一步」。
人生所以美妙，皆因不能重來。這就警示我

們，無論做人，抑或做事，既要權衡利弊，又要
三思而行；既要謙虛謹慎，更要明辨是非。即便
不能杜絕錯誤，也要把出現差錯的概率降到最小
最低。反之，就可能在不知不覺中，犯下嚴重錯
誤，背上沉重包袱，人生僥倖不沉沒沉淪，怕也
難活得自由自在。

錯別字的聯想

在
我
進
修
的
意
大
利
藝
術
學
院
，
收
生

不
分
年
齡
，
大
家
來
自
不
同
國
家
，
但
同

樣
懷
着
對
藝
術
追
求
的
熱
忱
。
同
學
中
和

我
最
投
緣
的
是
移
民
到
美
國
的
台
灣
人
毛

毛
，
她
的
故
事
也
給
了
我
很
大
的
啟
發
。

和
毛
毛
一
同
到
中
國
館
子
吃
晚
飯
，
她
才
告

訴
我
她
已
六
十
九
歲
了
，
我
十
分
驚
訝
，
她
看

來
才
五
十
不
到
的
模
樣
。
她
在
美
國
原
本
從
事

電
腦
行
業
，
爬
到
了
很
高
的
職
位
，
可
是
美
國

五
六
年
前
開
始
經
濟
一
下
子
轉
差
，
她
失
業

了
，
一
直
找
不
到
工
作
。
在
失
業
的
日
子
她
去

學
畫
畫
消
磨
時
間
，
經
濟
多
年
未
見
好
轉
。

﹁
雖
然
我
之
前
薪
金
高
，
每
個
月
也
有
足
夠
生

活
的
退
休
金
，
但
我
想
未
來
的
歲
月
不
知
有
多

長
，
我
總
不
能
如
此
天
天
坐
着
等
機
會
，
子
女

也
有
他
們
的
生
活
方
式
和
負
擔
。﹂

毛
毛
想
清
楚
後
下
定
決
心
要
到
意
大
利
學
畫

畫
，
實
現
自
己
年
輕
時
的
夢
想
，
並
學
習
新
的

專
長
好
能
發
展
另
一
事
業
。
她
先
把
房
子
賣

掉
，
然
後
在
六
十
六
歲
之
齡
到
佛
羅
倫
斯
一
所

藝
術
學
校
學
習
，
今
年
夏
天
轉
到
我
讀
的
學

校
，
修
讀
第
三
年
班
。

雖
然
是
一
個
人
生
活
，
她
可
忙
碌
了
。
除
晚

上
多
讀
一
兩
科
外
，
周
末
還
去
學
習
瑜
伽
、
石
膏
像
雕
塑

和
意
大
利
文
，
生
活
十
分
充
實
。

看
到
她
的
作
品
，
簡
直
是
巧
奪
天
工
，
難
怪
她
今
年
獲

得
了
獎
學
金
。
她
要
當
個
繪
畫
老
師
或
在
藝
術
行
業
發
展

肯
定
不
難
。

﹁
美
國
樓
房
太
貴
，
佛
羅
倫
斯
的
生
活
水
平
低
，
我
打

算
申
請
在
這
裡
居
留
，
我
較
易
負
擔
！﹂
望
着
毛
毛
，
真

不
敢
相
信
這
是
六
十
九
歲
人
的
勇
氣
。

全
球
都
在
擔
心
人
口
老
化
，
各
國
政
府
為
就
業
、
醫

療
、
退
休
保
障
、
老
人
院
等
問
題
花
盡
心
思
。
其
實
每
一

個
中
年
和
中
老
年
人
都
要
好
好
規
劃
自
己
的
人
生
，
尤
其

是
調
校
自
己
的
心
態
，
讓
心
理
的
年
輕
期
大
大
延
長
，
自

信
、
樂
天
、
積
極
、
進
取
，
那
麼
人
生
的
後
階
段
歲
月
必

定
更
精
彩
、
更
快
樂
！

積極的後階段歲月

百
家
廊

張
桂
輝

吳康民

生活生活
語絲語絲

余似心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小 臻

七嘴七嘴
八舌八舌

潘國森

琴台琴台
客聚客聚

商台DJ 余宜發

發式發式
生活生活

狸美美

網人網人
網事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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